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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语言的共性、类型和特征的研究
语言的共性、类型和个性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永恒课题，也是通过比较把语言研究引向深入
的必由之路。类型是从变异的个性中归纳出来的，共性是从各种类型中找出的共同点。个性是鲜活的语
言在变异中表现的特征，总是属于不同类型的，是共性的不完整而更具体、丰富的体现。“语言共性研
究关注的是找出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那些特性……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人类语言变异的限度，而类型研究
更直接地关注各种变异的可能”。[1] 既然语言的个性特征是语言变异的直接现实，它就应该是语言共性
和类型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研究汉语及其方言，不可没有国际视野，不能不考虑汉语所属类型以及和
世界语言的共性，不能不研究汉语变异的限度和可能。语言是多种系统的结合体，各个系统又有各种不
同的层次和表征，语言的特征只能是多种特点的集合。各种特点（例如语音的、词汇的、语法的）可能
分别属于不同类型，因而考察语言的特征，一开始就应该同时关注各种个性特点所属的类型。
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的特征，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也各有特征。但是，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之间可能
有类型相似性，因此，语言或方言的特征可能有交叉，并不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察语言或方言的特征，
重点在于确认那些与众不同的项目，也应该适当注意和别的语言或方言相似的特征。有的方言独有的特
征多，有的和别的方言雷同多，究竟要确认多少条特征，还得看比较规模大小，拿多少种语言或方言做
比较，特征会少一些；比较项目多了，应该区别主次、才能突出特征；条目太少则不易说明问题。
通过比较说明语言或方言的特征，应该对整个语言系统做全面考察。分步骤考察语音、词汇、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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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特征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偏概全，用一个子系统（如语音）的特征作为整体的特征。为了更加深
刻地理解语言（方言）的特征，还应该考察语言的外部特性。威廉 • 冯 • 洪堡特曾说：“由于民族精神特
性的影响，各个语系才有不同的语言，同一个语系才会有若干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语言内才会形成种种
方言……方言因时代或作家风格的不同，也才会发生变异。语言的特性与风格的特性交混在一起，每一
种语言才会很容易、很自然地获得一定类型的风格。”[2] 他的理论对于汉语及汉语方言的研究尤其有重
要参考价值，因为汉民族和中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风格，和西方的民族文化差别很大，这才使汉
语在世界语言中显得特立独行。不研究文化特征就很难理解汉语的特征。例如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我
们沿着西方形态结构的思路走了好长的路，以为线性真是共性的路子，后来才发现应该按照非线性结构
的思路去发掘潜在的语义语法特征。汉语语法的意合法和汉字的表意特征，不就是和中国画写意为主的
文化特征相通吗？有人曾说：“如果过分强调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语言学的特点，就会使中国语言学的发
展脱离国际发展的轨道，与西方语言学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徐通锵在批评这种说法后提出：“只有对不
同语言的差异进行深入的比较，弄清楚隐含于个性之中的普遍结构原理，人们才有可能弄清楚语言的共
性。”[3] 他在引用了吕叔湘先生关于“外国理论要结合汉语实际”的名言之后，又说：“ 《马氏文通》以
后中国语言学在结合道路上的经验教训说明，除音韵和方言点研究以外，我们还没有找到结合的共性基
础”。[4] 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之所以结合了汉语的实际而取得成功，就因为我们沿用了传统的声韵调组
成的音节分析法，归纳汉字字音的音类分析法，用这种立体分析法去记录方言、分析汉语语音系统，而
不是套用西方的元音、辅音的线性分析法。
近百年来的汉语方言研究，因为是沿着鲜活的方言实际走进去的，确实方向不错，从语音到词汇、
语法，逐步深入，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在单点描写的基础上，还编出了不少大型的对照典籍，已经引起
许多国外学者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兴起了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对某些方言的特征做了一些考察。但
是总的说，比较研究尚未深入，特征追寻的意识还不强。多数方言区片的特征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汉语
方言的特征研究还是必须强调的。
二、方言特征研究的重要意义
单点方言的调查是研究方言的起始，只有拿一种方言的许多点进行比较，提取其最小公约数，才能
认识该区方言的特征，既能说明本区方言的共性，也能说明该方言与别区方言的不同个性。本文所述方
言特征就是官话方言与吴、闽、客、粤、湘、赣等方言以及它们下一层的方言区、片的特征。
方言特征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为汉语方言的分区提供依据。为方言分区只能是根据方言区片内共有而与其他方言有明显区别的
特征，这些特征应该是语音、词汇、语法多方面综合的，而不能只是某方面特征的片面突出。不同级别
的特征决定不同范围方言区的划分。从这一点说，认识各汉语方言的区别特征是手段，也是目的。
2. 为汉语方言作历史定位。特征的研究首先是共时比较，然而共时的差异是历时演变的结果，有了
历时分析，才能深刻认识共时特征。研究现实的方言特征的历史层次，可以了解方言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及其发展速度；可以了解方言与不同时期汉语通语的关系，从而为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做历史的表述。
3. 为汉语方言作共时的定位。明确了方言的特征，便可以理清方言与现代通语及周边方言的异同，
并从而了解方言与通语、方言与方言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如果方言特征中还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和
影响（如底层词、外来词），则还可以用来为方言与外族语言的关系做正确的定位。
4. 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依据材料。共时的差异是历时演变的投影，然而单一方言的特征只能是一种
单向投影，就许多不同方言的特征做比较分析，往往可以论证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演变过程。
其价值有时比文献材料更大，因为文献难免有缺漏、有真伪，而方言语料口口相传，总是真实的。
5. 为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服务。如果能够对各种方言的特征都做全面比较分析，抽出其共性，再与
现代通语做比较，便能对汉语的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作出科学的分析。汉语丰富多样的方言，蕴藏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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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语复杂得多的事实，仅就通语去概括现代汉语的结构特点和古今汉语的演变规律，只会是片面的。
6. 为语言教学提供重要参考。20 世纪 50—60 年代汉语方言普查曾从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找出对
应规律，用来辅助语文教育，其方向是正确的，方法虽有失误，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继续努力走出新路。
眼下青少年的普通话学得更好了，但多数人还是摆脱不了方言母语影响，此项工作依然有开发价值。
三、提取方言特征的原则
1. 系统综合的原则。语言是语音、词汇、语法综合而成的结构系统，方言的各方面特征也是构成系
统的。应该特别注意语音、词汇、语法的特征之间的关联。例如语音上的轻声、儿化、变韵、变声就常
常受词汇、语法所制约。语音的联合变化依附于词语，有的还与语法结构相关；语法意义主要由虚词来
表现，也与词汇意义相关。以往表述方言特征主要集中于语音方面，关于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往往重
视不足、用力不够，应该说，这种做法是片面的。
2. 内外比较的原则。方言特征应该是内部大体一致、对外有显著差异的，所提取的特征必须经过方
言区片的内外比较和检验。内外对比研究是特征研究的基础工作，比较的点越多，准确性就越高。不同
方言之间常有交叉、过渡现象。在不同区片的比较中，常常会发现某些重合的条目，这是正常现象，应
据此研究两地方言之间的关系，不要因此否认区片特征的存在。
3. 区别主次的原则。一种方言的诸多特征中，有的是重要的，也有次要的。例如音类的特征，有的
管字多、有的管字少，不能同等对待；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行业词也要区别对待；语法特征也有
可以普遍类推的或受限的。在区片之内普遍存在的特征和局部地区存在的特征，中心区和边远地区的不
同特征也要区别对待。方言之间有历史渊源的纠缠和分化之后的接触，概括方言特征要求做到区片之内
完全覆盖、区片之外绝无存在，这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不分主次地平均罗列，也是不妥的。
四、方言特征研究的内容
全面地考察汉语方言的特征，有广泛的内容。汉语方言的类型繁多，不同方言的特征表现必有差异，
这里只能谈谈目前所发现的若干常见项目，作为研究内容的举要。
1. 语音特征。在音素层面，方言区片特有的音值应该首先引起注意。例如，汉语方言中，有些辅音
是比较少见的：[pf ʔb tɬ θ ɬ]，元音中的 [ø œ ɯ] 也不多见。有些浊辅音（如 [l v m]）在少数方言中可以
充当韵母。在音节层面，特殊的声韵调结构也是常见特征，例如，粤语的元音音位分长短，徽语有高元
音充当韵腹的 [iːə][uːə] 等韵母，闽语永安话的 [ɯ] 可以充当韵头和韵尾，赣语宜丰话的韵母只有开合二呼，
吴语桐庐话完全没有元音韵尾。在字音层面，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各个大音类的特殊对应，例如湘、赣语
的古全浊声母逐步清化后的种种演变，闽语的轻唇读为重唇、舌上读为舌头，许多南方方言（如、梅州、
福州）精庄章合流，多数官话方言尖团不分等等。字音是汉语方言特有的范畴，也是最具特殊性的领域。
除了音类的差异之外，字音的异读在各方言也多有不同。例如晋语和闽语存在大面积的文白异读，文白
之间还有各自的对应规律；海南闽语有数以百计常用字的读音不合对应，是“同义训读”，各种方言都
有的常用双音词的合音等等，也都是很值得考察的语音特征。在音组层面，多音词语乃至短语、词组之
中的连音变化，包括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与种种小称音变，在不同的方言差异悬殊。儿化和
轻声在官话很普遍，而且常常是声韵调都发生相应的变读；吴语多变调，而且与语法结构相关；晋语
的“子变韵”和闽语福州话的“声母类化”以规律繁复而严整著称；广州话如果把“语义变调”视为字
音异读，就都没有连读音变了。这些也都是方言语音的重要区别特征。以往陈述方言的语音特征时，往
往只是列举音类分合的若干特点，这种片面的概括是远远不能反映方言语音特征全貌的。
2. 词汇特征。1997 年笔者接受了教育部的方言特征词研究的专项计划，1999 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
发表了《论汉语方言特征词》，2001 年约请了一些学者研究了各区方言的特征词，出版了《汉语方言特
征词研究》，后来又有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发表，但成果还不算太多。每一个方言区片都可以提取一
批内部大体一致、区外未见或少见的核心词和基本词。这些词因为常用、构词能力强、组句频度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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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汇系统中有重要地位；又因为是内同外异的，因而具有区片方言的特征意义，称为特征词是准确的。
一区一片的方言应该提取多少特征词，从哪些词汇里挑选，只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才能形成
完整的理论。就初步考察过的情况说，宋元以前未见、普遍通行于官话方言、又少见于非官话方言的不
少常用单音词，例如：“娃、妞、咱、脖、找、瞅、瞄、丢、碰、甩”等，应该就是官话特征词。闽语
特有的“囝（儿）、骹（足 )、鼎 ( 锅）、喙（口）、粟（稻谷）、箬（叶子）、必（裂开）、解（胡买切，会）、悬（高）
筅（刷）”已被普遍认可为特征词，吴语的一些重要基本词，“不”说“勿”、“洗”说“汏”、“锯”说“解”、“女
儿”说“囡”、“你”说“侬”、“河沟”说“浜”、“东西”说“物事“、“玩儿”说“白相”；粤语的嘢（东
西）、樽（瓶子）、脷（舌头）、餸（下饭菜）、波（球 )，搵（找）以及拍拖（谈恋爱）、孤寒（吝啬）、火水（煤
油）、边度（哪里）等，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特征词。不同方言都有各自的万能动词（搞、做、弄、舞、整），
万能程度副词（很、雅、好、邪气），万能量词（个、隻、其、介），也可以作为特征词的重点考察对象。
此外，方言和通语或其他方言的不对应词（一方是词、一方是词组），如“回家”分说“转来、转去”，“告
诉”说成“跟……说”，“闭嘴”只能说“不要说”或“闭上你的嘴”，也常常具有特征意义。
方言特征词是不同区片方言间有标杆意义的词汇个体特征的集合。就词汇的整体看，还有词汇构成
系统的特征。所谓系统的特征，从共时系统说，各方言都有单音词、双音词、四字格，也有或多或少有
意义的语缀和无意义的音缀，但是各个部分的数量比例大有不同。例如，闽粤客等远江方言单音词较多，
晋语则重叠双音词（袋袋、匙匙、床床）和“圪”字头比较多，北方官话“稀巴烂、稀里糊涂、老实巴交”
之类音缀词显然比南方方言多，近代汉语冒头、现代汉语大发展的惯用语（“走后门、放包袱、混过关”
之类比喻义的三字格）也是官话比非官话多。从历时系统说，各方言也都有不同时代的古语传承词、变
异词和后起各自独有的创新词，但是具体表现也相当悬殊。官话继承近代汉语的词汇最多，远江方言则
保存了不少汉唐古语词，单是常用动词就有“食、行、走、徛、舐、睏、畀、着、褪、曝、拭、使、囥”
等等。这些系统性的特征，不论是共时的或历时的，已有的表述都停留于个别项目的感想式举例说明，
很少进行认真的批量调查和计量研究。现在方言词典已经编了很多，方言词汇语料库也建起来了，进行
大规模的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提取各方言的词汇系统特征已非难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值得提倡的。
3. 语法特征。方言语法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深入研究的点逐渐多起来了，考察的课题不少，但
是就某个方言区片进行全面比较还不太多。以下试谈谈大家接触比较多的一些语法特征。
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异，构词法比造句法差异多。从总体上看，官话和晋语能重叠的词类多，如
平遥话，不但名、动、形可以重叠，量词、副词、拟声词也重叠，名词重叠后可表小（桌桌：小桌子）、
可转义（票票：钞票、衣裳裳：衣字旁）。[5] 重叠式造成的语义变化在不同方言有不同，“看看”在官话
是表示动作的短暂或随意，在闽南话是仔细、反复，“红红”在官话是程度加深，在闽南话是程度微弱。
晋语的“圪”字头，可构成名词（圪台：台阶）、量词（圪溜：群）、动词（圪落：少量洒落）和形容词四
字格（坚皮圪韧底）。表小的后缀则按不同方言说成“二、子、头、囝”，也表现了重要的方言特征。
多数的封闭性词类，不论是实词还是虚词，也许是因为数量少又很常用，各地方言也表现了许多不
同的特征。人称代词和指代词已经发掘了复杂多样的材料，不论是语源方面或是语音变异、语义区别或
语词构式都有许多不同。人称代词许多还只能记音，词源难以辨认，读音（包括声韵调）则多有“三身雷同”
的现象，多数式的标志也五花八门；指示代词有近指远指二分的、也有三分甚至四分的（闽南话近指远
指加上轻声）。方位词只有几个，各地变异也多，不但后缀多样（面、头、兜、儿），词根也有混同的（前
后与内外不分），或用动词、形容词充当的（高头：上面，出便：外面）, 闽语的双音方位词可以用重叠
式表示极端的位置（下底下底：最下端）。量词大多有最通用的（个、隻、其），还有泛指和定指之别（广州、
潮州“个人”可指这个人）。各地闽南话的否定词，多的有十几个：“唔、无、未、免、太、勿会、勿爱、
唔通、唔八、唔免、唔通、无通、未曾、未八、唔碟、未八里曾未”，少的如海南屯昌主要只有一个“无”，
还有合音的“未曾、勿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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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虚词都是封闭的，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也是考察方言语法特征的重点。有些虚词的
比较容易对齐，如“了 1”和“了 2” ：“吃了饭了；喫子饭哉；报咗名喇；碗破去了；肉坏嘎哒”等
等，官吴湘闽粤的特征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有些语法意义在不同方言可以不用虚词而用不同的句式来表
达，例如把字句、存在句，在一些南方方言就有自己的说法，“把门关上”在福州话就说“门共伊关去，
门关去”；“门口站着一个人”厦门话说“门口有一个侬徛咧，门口徛一个侬咧”，这类同义句式在现代
方言普遍存在。福州话，“你去吗？”可以说：“汝去唔去？汝有去无去？汝有去无？汝卜去唔去？汝卜
去无？”“我说不过他”可以说“我讲勿会过伊，我讲伊勿会过，我勿会讲伊过”。可见，考察方言的语
法特征还不能就普通话例句做勉强对译，而应该抓住方言固有的说法，分清新旧说法，如实反映。
4. 文化特征。欧洲的学者中，洪堡特之后，英国的帕默尔也很重视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他说：“语
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6] 区
片方言在当地大多已有千年历史，从地理环境、迁徙经历、文化习俗到人物事件，都会在方言中留下记
录。方言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方言的特征不能不反映地域文化的特点。
从微观方面说，提取方言特征词必须包括反映特有的地理通名：沟墚坑峪、凼浜泾渎，标志水文特
点的语词：雪条、冰流子、炕桌、纤头，风物食品器具：拉面、鱼饺、米线、弓鞋，反映价值取向的称
谓：好囝、软蛋、侉子、鬼佬。福州人至今还爱吃“光饼、征东饼”，这是对戚继光在那里抗倭的怀念；
泰山脚下说“子曰”表示在理，古越地金华把只会说空话的人称为“伯嚭”。这些都是环境、社会和历
史在方言留下的印记。方言成语谚语曾是世代相承的口头教科书，蕴含着当地特有的民风观念。客家
话俗谚：“命长唔怕路远，宁买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街上买不如田里扒，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
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几句话就勾画出客家人不怕播迁、坚守方言、重农轻商的耕读文化传统。
闽台两岸爱唱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拍拼，爱拼则会赢”，正是千年来在海洋文化中养成的奋斗精神。
就宏观方面说，区片方言内通行普通话的状况如何，是否形成中心的标准语？小方言间是向心的或
是离心的？近代以来方言结构系统是稳定的或变动不居的？与外方言相处中谁是强势谁是弱势？除了口
语的应用，有无书面语的表达和书写？方言艺术（民歌、曲艺、戏曲）的状况等等，也和方言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传统直接相关。一般说来，向心型方言比较稳固，与其他方言相处时往往是强势的，不但口头
交际，还有说唱、戏曲的艺术加工，因而不容易萎缩，也不容易接受外来影响。
五、提取区片方言特征的步骤
为区片方言提取特征大体有以下三个步骤。
1. 调查比较。掌握和分析所要研究区片方言的情况，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古代和现代），并加以鉴别。
了解已有的关于方言区特征的种种提法。如有分歧意见则必须在分析基础上确定进行区片方言比较的地
点，包括中心方言和有代表性的方言点。查阅这些点的已有材料，获得本区方言异同的初步印象。对中
心点的材料应作审核和补充，选取重点，再拿它和普通话及邻近方言作比较，提出本区方言的特征条目，
包括单字、词汇、短语和句子。首次提出的条目可以放宽些，就此到各点调查之后再做增删、提纯，把
内部比较一致、外部未见或少见的确定下来。
2. 制作数据。各点材料登入对照表，做成数据库，经过区内的对比就会发现新问题，针对问题再核
对补充并根据新材料调整特征条目。其中有技术操作，也是一个研究过程，是特征研究成败的关键。入
选的特征字、词、句要根据该条目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重要性、区内的一致性和区外的独特性来确认取
舍并加以适当的权重。例如，特征字中全浊声母有留浊的、有清化为送气或不送气的，各取多少字就有
讲究。取字应该都是口语中的常用字，主要看是否反映了重要的语音特征，也参考管的字多不多。有的
特征管字不多，却很有特征意义，如闽南话的日母字有读 [h] 声母的，以母字有读 [ts tsh s] 声母的，多
数客家话精庄章合流，字虽多不必多取，非母读为 [p] 的字虽不多却不能少收。特征词中内部覆盖面大、
对外排他的一级字多收些，内部覆盖面小、外部多交叉的少收些，特别重要的可以加权，例如闽语
-173-
的“囝、鼎、骹、厝、箬、墘”，粤语的“嘢、樽、餸、脷、啱、咁、睇”就应该加分。为了便于大面
积比较能对齐，异读字、多义词，乃至动词带什么宾语、虚词用在什么场合，都应该明确限定。例如“盖
房子、盖被子、盖盖子”可能就是三个不同动词。
特征条目确定并经过权重处理，便可以统计比较的参数，特征字音、特征词语、特征句式和音变特
征各有多少分。根据各点调查所得分值，确认判定为同区方言的恰当百分比。
3. 分析检验。定量研究都必须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在确定特征参数时，对各类各条特征都要经过定
性分析论证，说明各类条目反映的是什么特征，该特征在现代汉语（包括通语和方言）和古今汉语演变
中的意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能够相互印证，特征研究就是成功的，就有说服力；如果互有抵牾，应
该就某一方做出适当修改。定量分析对定性研究是一种检验，拿参数比较的数据库对同区或异类方言的
材料进行比较，这是另一种检验。同类方言可包括区片之内处于边缘地区的点或散播于外地的方言岛；
异类方言则可包括邻近、有接触关系的方言和毫无关系的方言。根据各项特征的量化数据对具体方言点
作运算和综合分析，最后就能识别其归属。体现特征充分的是中心方言，不充分的是外围方言，特征不
明显的可能是过渡方言或混合方言。区片方言的特征和现代通语及其他方言（尤其是周边方言）的特征
必然有交叉。经过区片内外的特征比较，各种不同特征就会显示出不同的重要性，从而把各项特征区分
为基本特征、一般特征和参考特征等次类。区片方言的特征项和特征条目经过反复调查、比较，应该进
行多次修订。如果同区方言的点都能反映特征数的 70%，外区方言所反映的特征数都不及 40%，就可证
明特征研究的准确性，说明用它来识别方言是可靠的。
六、余论
对各区各片方言进行多次特征比较和检验之后，不但可以为方言分区作历史定位，描述该方言与通
语及其他方言的不同关系，和古代民族语言及近代外族语言的关系；还可以对各区方言的特征进行综合
比较，提取各区共有的特征和个别区独有的特征。各区共有特征是现代通语特征的基础，但是并不等同，
因为现代通语还有从书面语渠道来的其它特征。
各区方言的特征都明确了，任何一个未经调查的方言点都可以经过检验初步判别其归属。经过多点
比较运算后，如果方言点的归属和原有分区不符，要么是特征认定和量化有误，要么是原有分区不合事
实，这就应该再作研究。不论是调整特征、确认标准或改变分区意见，都是方言研究的学术进步。把近
代汉语书面共同语和可能了解的当时的方言综合起来，就可以提取近代汉语的特征。以此类推还可以提
取中古、上古汉语的特征。从理论上说，只有这些特征都明确了，才能提炼、概括出整个汉语的特征。
对汉语特征的认识是汉藏系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点，而汉藏系语言的特征研究对于普通语言学的
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无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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